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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”( 第 156 页) ，“妇女很容易在婚后继续扮演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关系”( 第 270 页) ，也就是说，“在统治阶级的
上层，特别是士人与文官群中，遵守礼教的压力
不小，但在北方统治阶级的中下层，礼法就颇松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活动空间”( 第 176 页) 。在延长父在为母服的
丧期的问题上，武则天也“没有明显地去撼动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女文化中的三个元素”( 第 251 页) ，从中梳理
出妇女可以利用社会所普遍承认的礼俗文化观
念，将其个人生命的定位“超越夫妻关系甚或












变的新途径”( 第 10 页) 。而探索妇女在家庭
生活中的角色，作为一种“可行的研究方向”
( 第 278 页) ，不仅有助于女性史研究的进展，
对于丰富社会史的研究领域也有很大的意义。
可以说，这既是作者对更大范围的学术同仁的
期望，也正是本书对学术界的最大启发之处。
注释与参考文献:
①严耕望: 《治史三书》，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8
年，第 21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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